
微不足道
□魏福春

老吴是在上牌照的时候
发现的，黑漆漆的车前叶子
板下方，竟然有一道白森森
的印痕！他的表情可想而
知。

车是新车，三月中旬才
提到，不料正要去上牌，师
傅的小区被临时封控了。
老吴想自己去车管所，只是
一应手续都在上牌师傅那
里。也罢，那就等吧，想不
到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
……

车是什么时候被剐蹭到
的呢？有意还是无意？老
吴想去物业查一下监控，这
是新车啊！然而只是一刹
那，他想，看到了又能怎么
样？老吴已不是第一次遇
上这种事了，就说换掉的那
辆车，车屁股后的刮痕，就
是10号楼的老张……

那天是周末，老吴原本
准备去超市的，打开车门正
要上车，旁边一道耀眼的白
痕扑入眼帘——车又被人擦
到了！之前已经有过两次，
一来要赶时间上班，二来买
车保险赠送的几个油漆面
还没有用……可如此一而再
——他气不打一处来，关了
车门就往监控室走。超市
可以不去，老吴要弄个明
白。

保安队长老李问了问老
吴的车停这个位置大概多
久，然后把监控视频一路快
进，不消片刻，停住，一辆银
灰色的车露出真容。慢放，
定格，放大：就它了。老李
随后在登记的车牌上找出
了电话。

电话一打即通，对方一
听，说不可能，又说自己人
在外面，回来后再处理。好
吧，等你。

老 吴 回 去 ，刚 要 吃 午
饭，手机响了起来，说已到
楼下。他就是老张。自然
是认识的，但不熟，平时小
区见到点下头的那种。

老张围着车转了两圈，
就一口否定了，说不可能是
他的车擦到，高度不对，他
那车的擦痕比这明明低一
点。说着，他还拿出卷尺比
划……老吴看看跟过来的老
李，老李不语。老吴清楚，

老张摆明了如此，多说无
益，除非撕破脸，否则争不
出个所以然，都是邻居，只
能作罢。老张还以一笑，没
事。走了。一旁的老李睁
大了眼睛：明明是他的车
……老吴苦笑了声，又能怎
样呢？

是的，这回又是，能怎
么样？老吴一想，小区车位
大多是临时的，先到先停，
车主停好车，一般不会注意
到前后左右停的是哪辆车，
尤其是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不对，这不像是车碰的
——划痕笔直笔直，这样的
直线照着描也描不出，何况
那些天，邻居们能出大楼但
还不能出小区，当然也就没
有车辆进进出出……

回到小区，老吴越想越
胸闷，显然是人为的！会是
谁呢？他扳着手指数过来、
数过去，找不出和谁脸红耳
赤过。他犹豫了好一会儿，
觉得至少得去老李那儿了
解一下。

老李听到这情况，也是
一惊，说你车就停在这大门
边上，有车碰擦的话，我们
肯 定 知 道 。 能 看 下 监 控
吗？老吴问。老李摇了摇
头，这个地方没安摄像头。
老吴抬头看了看：有摄像头
也 不 一 定 看 得 到 。 为 什
么？老李一脸迷惑。那时
保供、团购的大货车几乎天
天来，都在大门这里卸货，
货车一停，早把两边的门卫
室和小车隔断、遮挡了……
老李一拍脑袋：对的对的，
你也来帮忙搬运过的。老
吴依稀找到了答案，心中的
结骤然松开，笑着道：“算
了，回了。”老李愣了愣，一
时反应不过来。

老 吴 第 二 天 去 了 4S
店，他觉得没有必要为这
条划痕烦恼了。那些天有
多少志愿者推着小板车、
骑着电瓶车来过啊，他们
一次又一次，为一户户居
民送去物品，印痕显然是
在这段时间的某一个点留
下的。

比起那段日子、那些志
愿者，车身上的这条划痕，
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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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行业，是讲感情
的，同时，也是讲技巧的，是讲究
以心换心、以诚换诚的！”

贾巨才一站上讲台，就开始
激情澎湃、滔滔不绝，说到兴奋
处，他恨不得用手里的激光笔，
将身后的多媒体屏幕，戳出一个
窟窿来。

讲台下的听众，无一例外都
在侧耳倾听着，用求知如渴、敬
若神明的眼神，望着讲台上这位
业界传奇人物。

“你们想想，我们从这些老
年人，我们的父母辈、
爷爷奶奶辈儿的老人
这里赚钱，是付出了
辛勤的汗水的！他们
呢，也从我们这里，获
得了温暖，获得了幸
福，获得了被认可、被
尊敬、被捧为上帝的
尊贵感觉！其实，这
也是一种交换……”

贾巨才深吸一口
气 ，接 下 来 又 说 道 ：

“再说了，我们从这些
老人身上赚到的钱，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仔细想一
想，或许正是我们自己花出去
的，房租费、水电费、伙食费、孩
子的补课费、父母的养老费……
最终，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些
钱，还是源源不断地流了出去，
变成了他们收的房租，变成了他
们领的养老金，变成了子女孝顺
他们的养老钱……”

发表完这一段激荡人心的
演讲后，贾巨才燃上了一支烟，
潇洒地吐出一串串烟圈，放缓语
气，说：“你们这些初入行的年轻

人，觉得我赚钱很容易，创造了
奇迹……其实不是的，天下没有
白吃的午餐，更没有轻易的成
功。下面这一段视频，就是我做
成第一笔生意的一些小片段，为
了卖出两万元的产品，我整整忙
活了小半年……”

摇摇晃晃的偷拍视频中，贾
巨才正在一对老夫妇的家中，一
边帮忙打扫卫生、洗碗，一边卖
力地夸赞男主人的睿智、女主人
的优雅。可以看出，贾巨才早已
是这里的熟客，老夫妇看着这个

懂事的年轻人，背
地里竖起拇指，满
面欢颜……

报 告 结 束 后 ，
讲堂里再次响起了
经久不息的掌声，
那些年轻人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决心
以他为榜样，巧干
苦干加实干，成就
大业把钱赚！

志得意满的贾
巨才，决定借着今天
难得的半天闲暇，回

老家看望一下父母——他已经半
年没见过他们了。“说句心里话，
对待爹妈，我还真没有对客户那
么用心呢。”想到这儿，他坚决推
辞了晚宴，驱车往老家赶。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驰，他
走进自家小院，还没来得及喊一
声爸妈，贾巨才就看见，旧客厅
里，摆了一大堆让他名利双收的
那款用玉米面制作的“名贵”保
健品。旁边有个年轻人，正卖力
地一边擦地，一边卖力地夸赞贾
老伯的正直、贾大妈的善良……

端 午 节 前 ，
电信局要竞标一
百多万元的装饰
工程。A 公司获
得竞标资格，公司老板知道同村
人伟荣，与该局分管基建的副局
长老陈熟稔，便经一位伟荣很敬
重的老村长，捎来面额千元的十
万元港币，托伟荣转送。

想起老村长以前曾帮过自
己，伟荣找不到借口推辞。

走亲访友要带手信，伟荣灵
机一动，给老陈发了微信，说要
给他送潮汕粽子。老陈回复说
在单位。伟荣火急火燎赶到集
市，花两百元，买了二十个五花
肉馅的传统潮汕粽子，马不停蹄
地赶到了老陈的办公室。哪知
伟荣刚到，老陈就接到临时会议
通知，他让伟荣把粽子搁在茶几
上，一起走出了办公室。一边
走，伟荣不失时机地告诉老陈，
说A公司的老板和自己是亲戚，
请多关照。

儿时，家里穷，常饿肚子。
每逢端午节，母亲用糯米和五花
肉裹的粽子，便成了伟荣最惦记
的饕餮大餐。母亲裹的粽子润
滑可口，吃后唇齿留香又顶饱，
是伟荣对粽子最初的感受。

这是伟荣第二次利用私谊，
使钱帮人打点关系了。上一次
是五年前的端午节后，好友递给
伟荣三万元，转交给在县里当领
导的同学，目的是想把好友在山
区当副镇长的亲戚调到县城。
没想到这同学直接拒了，还掷地
有声地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我如果收了这钱，就是害人
害己。”这句严厉的话，让伟荣觉
得特别尴尬，恨不能找个地洞钻
进去。

那天中午，同学请伟荣吃食
堂师傅节前制作的鲍鱼粽子。
这是伟荣首次吃到传说中名贵
的海鲜鲍鱼粽子。粽子内馅除
了白花花的糯米外，还有鲍鱼、
瑶柱、虾米、五花肉、咸蛋黄等。
鲍鱼鲜嫩弹牙，瑶柱爽滑可口，
咬上一口，味道香醇，实在是不
可多得的人间美味。虽然事情
没办成，伟荣还是一口气连吃了
三个，同学还让他把剩下的十来
个都打包带走。

半年过去了，副镇长要调动
的事，依然没有任何动静。钱未
送成，伟荣也不好意思问同学，
又感觉在好友面前丢了脸，只能
在心里干着急，暗暗抱怨同学没
有人情味。但出乎伟荣意料的
是，就在春节前夕，同学打来电
话说，副镇长经考核合格，已平
调到县林业局了。伟荣兴奋得
手舞足蹈，仿佛同学的电话那头
又上了一盘香味四溢的鲍鱼粽
子。

这一次，伟荣刚放下粽子，
踏出老陈办公室后，就有点后悔
了。虽然两人关系密切，但伟荣
也是头一遭请老陈帮忙。他心
里很忐忑，事情要是办得顺利，
那都心安理得，但万一不成、钱

也没个对证，
退不回的话，
自己对老村
长就是有口

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端午节后第一天上班，老陈

叫伟荣到办公室，打开办公桌旁
边黄色的保险箱，掏出一个鼓鼓
的牛皮纸袋，正是上次伟荣留
下、装有十万元港币的那个。顿
时，伟荣又愁又喜：愁的是看来
事情黄了，钱都退了；喜的是钱
可退还老村长，自己还算清白，
不用当背锅侠了。

还没等伟荣开口，老陈说：
“拿回去，下不为例！上午开了
党组会，A公司竞标得分最高，
中标。恭喜你那亲戚，不过也请
你转告他，别把心思花在这种事
上，务必要认清形势！……那
天，我没想到你送来的粽子还有
这个名堂，这是想害我啊，老
弟！”

一听这话，伟荣忙把牛皮纸
袋又塞给老陈 ：“ 收着吧，没
事。”老陈坚决推回，语重心长地
开了口：“老弟，我也挣扎过，但
最后还是觉得，违法乱纪，自己
不就成了一条被绑着的粽子了
吗？你想让老哥还能安心做你
朋友、安心干下去，就把这些拿
回去。我一个农村子弟，坐到今
天这个位子，不容易啊，越轨逾
矩毁了前程不应该！老弟，你也
听老哥一句劝，以后不管谁请
托，都别做蠢事。”这一番话，句
句说到伟荣心上，把他跟粽子一
样绑了个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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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
□吴永强

帮 忙

骑着电瓶车离开工厂，
他缓缓地驶进了桑园路。

桑园路这个地名，让他
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他
的家乡多桑树，他家年年养
蚕。在他的印象里，似乎从
小到大，他都在没完没了地
采桑叶。

他人矮，采桑叶时几乎
都要仰着脖子。他一只手
勾住桑枝条，一只手摘桑
叶，两臂长时间地吊着，单
调的动作重复百遍千遍，没
有不烦人、不累人的。他在
桑园路上骑行，想着的几乎
都是采桑叶时的情景。真
是奇怪，现在回想起来，全
没了那会儿的烦人累人，反
而带有一丝丝的甜蜜。

他和肖露是同一个村
的。在他们那儿，一般都是
女孩子在家养蚕，采桑叶的
事都是男人或者是男孩子
的事。桑树上结的桑椹，那
里叫作桑果。有一次，他摘
了好多熟透的桑果，吃了好
多，回家时，手里还捧了好
多。老家有句话叫作“桑果
好吃，屁股难看”，说的是吃
桑果把嘴吃黑了，吃相不好
看，所以女孩子一般是不会
当着他人的面吃桑果的。

那天，他看见肖露迎面
向他走来。本来，两个人这
样的擦身而过很经常，也很
平常，这次，肖露却一个劲地
冲他笑。肖露笑起来，脸上
的两个小酒窝真好看。他从
没想到肖露会这样好看。他
愣了片刻，像想起什么，赶紧
把手里的桑果递过去。肖露
似乎也愣了一下，但还是接
过来。没想到，肖露当着他
的面，很夸张地接连吃了两
颗桑果。他一下子笑起来，
赶紧擦自己的嘴。他越擦，
肖露越笑。看着肖露笑，他
也笑。笑过一阵，肖露向他

这边走近了些，踮起脚尖又
举起手，轻轻地在他嘴角边
擦了擦。肖露放下手的时
候，他举起手，伸到肖露嘴角
边，也是轻轻地这么一擦。

那时，他和肖露还是两
个不那么懂事的孩子，跟他
们现在的孩子差不多的年
纪。那时的快乐是真的快
乐，而且简单易得。有时候，
他也尝试着去寻找这样的快
乐。人到中年，好像快乐越
来越少了，潜意识里，仿佛只
有到了记忆里的昨天才能得
到快乐。

或许肖露也有同样的想
法，晚饭后总要拉着他到桑
园路上去走一走。只是遗
憾，长长的桑园路两旁连一
棵桑树都没有。

他今天不想和肖露出
去，没等她来问，他就指指放
在桌上的图纸，说，有几个地
方还没弄懂。

肖露看了他一下，没说
什么，很快就走了。

从窗口看肖露走远，他
立即跑下楼，骑上电瓶车，往
反方向风驰电掣般地朝集镇
驶去。

他回来时，肖露还没回
来。他左等右等，还不时地
跑到窗口往外望望。他发现
时间过得很慢很慢，一分钟
有一个小时那样漫长。

门突然开了，他跳起来，
焦虑的心一下就舒缓了。“肖
露！”他喊着，脸上满是笑容。

“馋了吧？”肖露的手里
拎着塑料袋子，肖露把一只
手伸进去，小心翼翼地掏出
一把黑亮亮的桑果来。

“你……”他回了一下
头，桌子上正放着他买回来
的桑果，没想到肖露也跑出
去买了。

甜蜜蜜的味道，瞬间弥
漫在这间小小出租屋里。

桑 果
□曹隆鑫

一

夏夜，街上车流滚滚，街
头行人匆匆。不用上班的女
人都穿着吊带短裙，男人穿着
大裤衩拖鞋，恨不得怎么凉快
怎么穿。

高脚楼下烧腊店，只要开
门，永远都有人在排队。

老胡站在烧腊店外张望。
他斜挎着背包，拎着一个

塑料袋，里面装着公司办公室
主任许姐送给他的半瓶五粮
液。

他看见厨师戴着胶手套
正在斩白切鸡，想买半只回去
下酒，但拳头捏了捏，还是扭
头往回走了。

他想着回家做一个凉拌
黄瓜，美美地喝两盅，那滋味
也很带劲。

自不当部门主管以来，好
长时间没有喝到好酒了。

五十二岁的老胡不承认
自己老了，但他的两颗后槽牙
却抛弃了他，在春节的鞭炮声
中啃羊蹄子时叛逃了。

老胡的家人都在大西北，
他独自一人漂泊在南方打工。

二

上了四楼，到达居所门
前，他习惯性地去背包里摸钥
匙，摸遍了，没有。

他把包放在楼道中间翻
找，挡了楼上邻居的路，那人
白了他一眼。

他顾不得别人的冷眼，继
续翻找，没有，确定没有。

他摸了摸长裤前面的兜
兜，依然没有。

他想，要么是早晨起来出
门时忘记带了，要么是丢到公
司了。

无论如何，公司抽屉里还
有一把备用钥匙的。他一向
做事谨慎，早就想到迟早会有
这么一天的。

他立马给常在公司加班
的小左打电话，电话好不容易
接通，小左说已经在地铁里
了，今天 1103 室的同事都准
点下班走了，办公室里应该没

有人加班了。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在

公司微信大群里问：1103 办
公室还有人没有？

半晌无人应答。
楼上信号时有时无的，老

胡向楼下走去。刚出底楼，就
接到 1102 办公室同事小猫的
私信：胡工，你们那边都下班
了，1103的门锁着呢。

三

老胡有些气馁。
小区一个夜跑的人斜地

里冲过来，差点将他撞倒。
这时头顶芒果树上一个

成熟的芒果不偏不倚落下来，
正好砸在他的头上，老胡伸手
去摸，却摸到了一手流淌的芒
果汁。

这时，手机响了。
他一看是老板的，就把手

在腰间搓了搓两把，急急忙忙
接了。

老板张德才问他在群里
发消息有啥事？

他赶忙向张德才如实汇
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老板张德才听完后，半晌
不语，没有对他表示安慰，却
冷不丁地说：老胡啊，你真的
老了，现在开始丢三落四了。

和老板通完话之后，老胡
觉得浑身的力气被榨干了，深
一脚浅一脚向前晃去。

记得前些时间，老板曾经
找他谈过话，暗示他应该高风
亮节给年轻人腾位子。

他为公司服务了 12 年，
按照劳动法是不能直接辞退
的。老板总想启发他自动离
职。而他为了能买够 15 年社
保，就一直装聋作哑。平日里
任凭老板如何批评揶揄，就是
不主动提辞职。

这次，老板张德才如此
说，他觉得非常不爽，一股气
在胸口冲荡，貌似要炸裂胸
腔。

四

他斜挎着包，拎着装有那
半瓶酒的袋子，在街上逛荡。

在这美丽的五羊城里，他
想不出谁能够收留自己一夜。

他看见路边士多店挂着
一把硕大的钥匙模型，上面留
着开锁电话，就掏出手机打了
过去。

开锁匠说：120 元，天这
么热，少一分我都不干。

老胡骂了一句粗话就挂
了电话。120元？抢人呢。

哎，要不是儿子今年 10
月份结婚需要钱，他会和开锁
匠成交的。

他继续向前走，出了小
区，可以看到很多灯箱闪亮的
假日公寓和快捷酒店。

他想，如果住进去了，夜
里说不定还有什么艳遇呢。

但是，他不愿意把钱花在
这方面。

他宁愿在街头流浪一夜，
也不愿意干这种事。

这是他出门打工 20 年坚
守的底线，他不能忘记，自己
还要攒钱，回去给儿子娶媳妇
呢。

老胡突然想起公司看大
门的老钱就住在城市的西边，
老钱平时对自己很客气，老钱
租的是两居室，他一个人独
居，去老钱那里对付一晚是最
正确的选项。

想到这里，他给老钱打了
一个电话，老钱爽快地答应
了。

五

他快步走到附近的公交
站，来了一辆 189 路公交车，
老胡戴上口罩，亮了健康码，

上了车。
一上车，老胡很开心，车

上除了司机再无别人，自己想
坐哪个位置就坐哪个。这对
于平日里一直都是挤在公交
或地铁人缝里站着的老胡而
言，不啻为一种小确幸。

坐了 20 多个站，夜里 10
点钟，终于到了老钱家。

进门，老钱也没有问他
吃饭没有，他把手里提的东
西放在沙发一角，开始和老
钱聊天，三说两说，就说到老
板张德才刚才给自己的那通
电话。

老钱看了老胡一眼说：胡
工啊，你也是公司元老级的员
工了，老张不该这样对你。其
实在我们员工眼里，有老员
工，公司文化才有传承，老员
工是公司的财富，不是累赘。

老胡有些泪眼婆娑，一激
动就摸过旁边的塑料袋，拿出
那半瓶五粮液，放在老钱的茶
几上，他知道，老钱也爱喝两
口。

老钱拿起酒瓶观察道：真
的假的？

老胡道：当然是真的，这
是昨晚老板请客没有喝完的，
许姐拿给我的。

老钱说：是吗，那我们把
它喝了！

老胡：喝了，喝！
老钱说：可惜，我这个月

工资花光了，要不然我会去买
些下酒菜来的。

老胡豪横地说：小事一
桩，我去买，你等着。

老钱：好好好，五粮液配
卤牛肉，这样才符合我们公司
的气质。不过，再加一碟花生
米更好!

六

老胡下楼买了一斤卤牛
肉，没有花生米，一狠心就买
了半只烧鸡。

老胡和老钱都是好酒之
徒，见着好酒也互不谦让，没
一会儿，半瓶酒喝光了。牛肉
自不必说，把烧鸡啃得骨头都
没有剩下多少。

老胡直呼过瘾：好久没有
喝过好酒了！

老钱说：不对啊，胡工，你
买牛肉和烧鸡就花了一百来
块钱，这半瓶酒少说也四五百
块 钱 吧 ？ 你 请 个 开 锁 的 才
120元，今晚赔大了！

老胡答：别算那些账，感
情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和你喝
酒，我心里爽！

老钱说：是啊是啊。对
了，你就在沙发上凑合一晚，
我把风扇给你搬来。

老胡：无所谓，这比睡天
桥底下好多了。

老钱搬来了风扇，就进里
屋关紧了门，开了里间的空
调，倒头睡了。

老胡想去刷牙洗澡，又想
到没有牙刷毛巾，搞个啥卫生
啊 ？ 他 索 性 和 衣 躺 在 沙 发
上。一躺下，就想起老钱刚才
说过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今
晚真是亏大发了，心里渐渐有
些后悔自己的任性。

这时觉得屁股后面裤兜
有东西硌得难受，起身一摸，
长裤后面的兜兜，一串钥匙被
带了出来。

老胡彻底愣了。


